
内蒙古享有“模范自治区”的荣誉称号，在促
进民族团结上具有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强调，内蒙古创造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
话，要求我们在党史学习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
源。电视剧《国家孩子》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
述了4个孩子从上海来到内蒙古，并扎根内蒙古
的人生经历和命运，带领观众重温这段“超越地
域、血缘、民族的”党史佳话。

《国家孩子》是内蒙古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的有力例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
上海、江苏、安徽等地饥荒、灾害频繁，几千个被政
府收养的孩子生活困难重重。该消息传到党中央
后，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
同志商议解决对策，乌兰夫同志主动提出让内蒙
古人民把这些孩子养育大。之后
国家把这些孩子送到了内蒙古，他
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国家的孩
子”，把他们抚养长大的是内蒙古
母亲。在这次行动中，内蒙古人民
兑现“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
诺言，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党和国家
交办的任务，确保这些“国家的孩

子”茁壮成长。内蒙古地区当时同样经济困难，本
身也不宽裕的内蒙古各族群众主动响应党和国家
的号召，承担起这份国家责任。在我们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中，“国家”是这些孩子鲜明的
身份特征，是时间永不磨灭的珍贵印记，也是内蒙
古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铸牢民族团结生命线
的最好印证。

不久前，年近八旬的蒙古族老人都贵玛获得
“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再次让人们想起“三千孤
儿入内蒙”这段历史佳话。获得“人民楷模”国家
荣誉称号的都贵玛老人在她19岁时，与28个上
海孤儿“相依为命”，成为孤儿们的共同母亲。在
她悉心照料下，28名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
无一人夭折。这段民族团结互助的佳话背后，是
内蒙古人民大爱无疆精神的展现，是内蒙古人民

“守望相助”、唯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生动体现。

《国家孩子》是内蒙古诠释“三个离不开”精神
内涵的红色宝贵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电视剧《国
家孩子》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用
个人命运讲述人物，用国家命运去推动人物。剧
中的孩子们从车辆穿流的闹市来到骏马奔腾的内
蒙古，从生活的织锦中回味那些来自祖国南方的
丝线、感受内蒙古的博大与恢宏。因为，历史把这
一切都融化在了一起，如一幅完美的画、一首和谐
的歌，让我们深切感受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迁徙。
在内蒙古母亲温暖的怀抱中，来自南方的孤儿深
深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感受到了内蒙古人民
的深情厚谊和养育之恩。汉族、蒙古族、鄂温克
族、朝鲜族……来自南方的3000多名孩子走进了
不同的家庭，与他们融合在一起，这是一曲民族团

结和睦的赞歌，是时光永远不能忘
却的珍贵印记。

纵观全剧，无处不印证着“汉
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
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
不开”的道理。这首血浓于水的民
族团结互助赞歌感天动地、可歌可
泣、动人心弦、令人难忘。

电视剧《国家孩子》——

一首民族团结的赞歌
◎刘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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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各
民族手挽着手、肩并
着肩，共同努力奋斗

◎人民是文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术可以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的文艺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艺要赢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艺不能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艺批评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日前，“放歌新时代——内蒙古
原创歌曲演唱会”在内蒙古广播电
视台 1400 平米演播室成功举办。
演唱会14首原创歌曲是“放歌新时
代”征歌活动评出的部分优秀歌曲，
表达了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各族儿
女紧密团结、携手同心、守望相助、
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征程。

演唱会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文
化特征，《永远的牧歌》（苏日塔拉图
词、方珲曲）、《我是你放牧的那朵
云》（陈道斌词、乌力格尔曲）、《天上
的云朵》（吕燕卫词、卫拉特民歌改
编）等作品，以抒情的笔法诉说着对
故乡的依恋，让观众品味草原味道；
《云水自逍遥》（李兰词、安然曲）以
山水淡雅的色调，表达了内敛质朴、
端庄优雅的古典韵味。

《时刻把百姓挂心间》（万卯义
词、贾一英曲）来自心底的呼喊，让
人们感受到“活着就要为民谋幸福，
因为咱是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
《万岁我的祖国》（克明、李昕词、李
兆珏曲）恢弘大气，以颂歌的形式表
达奔涌不屈的力量，抒发了对大地
母亲的深情眷恋；《绿水青山好家
园》（康也维词、郭子杰曲）以清新的
民歌风，为绿水青山好家园唱响赞
歌；《爱上敕勒川》（宋和平、呼和词、
李凯稠曲）融草原于城市，展示“万
里茶道、草原丝路”阴山南北幸福好
家园，诉说着壮美敕勒川源远流长
的中华文明。

参加此次演唱会的歌曲，体现出
了高超的艺术创作水准。《风儿的诉
说》（康也维词、刘武斌曲）采用同主
音大小调进行远关系转调，调性色彩
对比鲜明，音乐大气舒展，引发听众
强烈情感共鸣，结尾的补充终止意犹
未尽，使人回味无穷。《远大前程》（吕
燕卫词曲）配器音乐中坚实的脚步
声，让人感受到力量的凝聚，寓意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各民族儿
女砥砺寻梦、携手共进的豪情。

歌曲是文化的符号，具有同一
性。中华民族早在《尚书》就有“歌”

的记载。《尚书·舜典》里“诗言志，歌
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句话，用

“咏其义以长其言”诠释歌曲的魅
力。用格律来调和旋律，歌曲成为
最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唐代段安
节《乐府杂录》说“丝不如竹，竹不如
肉”，对歌唱有着“迥居诸乐之上”的
评价，歌唱在人类的情感表达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内蒙古草原上同样流淌着一
条条歌的河流，汇聚成“歌的海洋”，
歌声与内蒙古人民相依相随，抒发
着草原人民的深层情感。自草原游
牧文化初期起，草原歌声历经岁月
变迁，生生不息，与各民族音乐文化
共同筑起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化。

歌曲是历史产物，反映时代特
征。现当代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
草原风格歌曲，在社会发展中引领
时代风尚。《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
阳》《敖包相会》（1952年）、《美丽的
草原我的家》（1978年）、《父亲的草
原母亲的河》（1999 年）、《鸿雁》
（2009年改编）等大批脍炙人口的
歌曲，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艺术家满怀对祖
国、家乡的热爱，认同社会的主流价
值，用歌声记录着历史的印迹，成为
历史视域中时代的回音，谱写着时
代篇章。

新时代召唤新的歌声，反映时
代面貌。时值建党百年，新时代社
会发展聚焦“脱贫攻坚”“全面小康”

“精准扶贫”“绿色发展”“乡村振兴”
等，时代的发展召唤新的歌声。“放
歌新时代”征歌活动回应社会关切，
成功举办“放歌新时代——内蒙古
原创歌曲演唱会”续写着内蒙古文
艺工作者对时代的回应，反映了新
时代的社会面貌。《万岁我的祖国》
（克明、李昕词、李兆珏曲）、《各族儿
女心向党》（王晓岭词、李凯稠曲）等
歌曲，唱响了“我要张开那臂膀，紧
紧把你搂进胸膛”“各族儿女心向
党，万众一心有力量”的新时代强
音，带着草原的呼唤，继续牵动着无
数人对内蒙古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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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年仅22岁的蒙古族
青年作家——渡澜引起了国内文坛
的广泛关注。渡澜以“出道即巅峰”
的姿态，短短时间内，就在《收获》《人
民文学》《青年作家》等发表作品10
余万字。其短篇小说《昧火》还入选
了中国小说学会2019年度中国小说
排行榜，入围2020年度花地文学排
行榜，并荣获《小说选刊》第二届禧福
祥杯新人奖、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新
人奖、第二届草原文学奖新人奖等
奖项，首部短篇小说集《傻子乌尼
戈消失了》也即将由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出版。渡澜的小说文风老
练，有着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与苍
茫。面对“难解”的异类迷雾，运用
合适的批评方法似乎可以更好地
让我们走进她的作品。现以其代
表作《傻子乌尼戈消失了》（《收
获》2019 年第 4 期）为例，从小说
结构和人物名称两个方面出发一
探其小说中丰富的神话意蕴。

弗莱认为文学作品本身存在着一
个内化结构，此内化结构类似自然界
中的四季循环。小说第一句便是：“我
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鼬鼠满世界跑
的春季消失了。”作家一反传统，采用
否定的形式宣告了乌尼戈的出场，并
明确告知读者“乌尼戈消失了”，这是
乌尼戈的第一次消失。“看！一个漂亮
男孩！”预示着小说中第一个春天的开
始。这是“我”和柳泽真由娜第一次
遇见乌尼戈：“他是个十四五岁的男
孩，浑身散发出孩子与少女的气息。”
小说第二个夏天开始于乌尼戈显露
他的与众不同，具体内容作家描述为
乌尼戈的极速成长：“这二十分钟里，
乌尼戈至少长大了十岁，已经是个成
年男子了。”同时乌尼戈也可以随意
改变自己的年龄，他可以在不到两天
的时间里由一个青年变为一个垂暮
老者，又可以在“睡了一整天”后重新
变成婴儿。这符合弗莱“四季说”中
关于夏天的描述：主人公展露神力，
发生传奇故事。小镇居民对乌尼戈
进行迫害标志着小说第一个秋天的
开始，乌尼戈也在这时迎来了他的死
亡：“他开始拼命吸气，却被达林台的
弯刀割断了喉咙！”乌尼戈被割喉而
死。这也是小说中乌尼戈的第二次消
失。在目睹了乌尼戈的死亡后“我”也
被送进了医院，出院后“我”回到家发
现乌尼戈在门口迎接“我”，这是乌尼
戈的第一次“重生”与出现。

但“重生”后的乌尼戈丧失了曾
经的自然美：“他总是白发苍苍，脸孔
黑得像岩石。”此处需注意，乌尼戈虽
然重生，但并不意味着“春天”的到
来，而是为将至的第一个凛冬拉开了
序幕。体现了渡澜对四季理论的继
承与创新，乌尼戈的生死与四季更迭
的顺序不完全同步，这在小说的第一
个四季轮回中尤为突出。小说中第
一个冬天随后开始，这是一个只有
懦弱的“我”而没有乌尼戈的时期。
同样也符合弗莱的“冬天”：一个没
有英雄的无趣世界。但与弗莱的冬
日说不尽相同的是，在中国文学的
语境下冬天还预示着残酷、惩罚与
死亡：“在中国文学中冬天的情感模
式是终结是死灭是绝望。”针对小镇
上那些欺侮乌尼戈的愚蠢居民，冬
天也预示着他们残酷的结局。

在小说中部作家明显地进行了
层次划分，用不同的“记录文字”将小
说分成了上下两个不同部分。这是
小说中第一个冬天结束的标志，也是
第一个四季轮回结束的标志。

“春天到了，大自然铺青叠翠，镇
子里满是豆荚爆裂的声音。”此时故
事进展的时间顺序与四季更迭顺序
相吻合，小说的第二个春天开始。紧
接着第二个夏天开始，乌尼戈继续他
的传奇故事。表现为他发现了一只
喜鹊画家，他欣赏并喜爱喜鹊的画
作。但随即第二个秋天来临，小镇居
民继续对乌尼戈施暴，乌尼戈继续受
难。在小镇居民对乌尼戈施加的暴
力达到顶峰时，乌尼戈再一次惨死：

“（乌尼戈）当着众人的面被毫无人道
地注射了硫喷妥钠，当场变成了无数
片齿状的娇叶，被一股脑儿塞进了火
化炉里。”这是乌尼戈的最后一次消
失，同样是因为死亡。在乌尼戈死后
的下一段，小说的第二个冬天便开始
了。这个冬日不仅是没有他的冬天，
还符合中国文学中具有死亡与审判
隐喻的冬天。审判对象是不断迫害
乌尼戈的小镇居民。在小镇居民对
乌尼戈的戕害达到最高潮的同时，他
们也迎来了死亡的结局：“两个星期
后，所有的人毫发无损地死掉，尸体
黏在高得像是要把天戳破的铁房子
的屋顶上，连苍蝇都飞不上去。”而小
说中第二个冬天的结束，即第二个四
季轮回终结的标志是小说中另一角
色的消失——柳泽真由娜的消失。
在柳泽消失后紧接的下一段的最后：

“我都会意识到自己终于回归了。”标
志着小说中第三个春天的开始。但
这个春天跳出了客观现实的四季轮
回也打破了弗莱“四季理
论”的内在结构，我称之为
永恒的春天。因为这个春
天是一个自足的结构。或
者说在小说世界中依然存
在四季轮回，但在“我”的心

中春夏秋冬皆是春天，四季无二无
别。

“我”最后一次见到乌尼戈时
“乌尼戈仰躺在一捆捆散发着芳香
的木枝旁，迎着阳光，每一寸皮肤
都充盈着生命。”这是乌尼戈的第
三次出现，他恢复了一切，一如

“我”初见他时的那般美与青春。
无法被摧毁的乌尼戈和他身上所
具备的青春与美便是永恒春天的
象征，乌尼戈就是自然与美的化
身。这段末句写到：“我们的朋友
乌尼戈永生不息——他只是用自
己的方式消失了。”开头是春天，结
尾也是春天。开头是在春天消失，
结尾是在春天遇见。小说开篇的
春天和小说结尾的春天是同一个
春天，比喻乌尼戈是既消失又存在
的，即短暂又永恒的。所以开篇的
消失反倒是存在，而结尾处的存在
却预示着乌尼戈又即将消失。乌
尼戈的消失就像是“水溶于水中”
般，的确消失了，但又无处不在。
这里的“消失”与小说首句的“消
失”首尾呼应，形成一个完美的、永
远停留在春日的闭环。而乌尼戈
就是无数个永恒春日轮回本身。

小说以四季轮回为基本结构，但
又体现了弗莱原有理论中不具备的
模式：在第三次轮回中打破了“春-
夏-秋-冬”的固定结构，将轮回静
止，或是将轮回放之于某一具体季节
——即春天中进行运动。同样的，乌
尼戈的三次“死亡与复活”与四季更
迭顺序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有一套作
家自己的突破了弗莱表象叙述层次
的深层结构。这在创作上值得肯定，
避免了程序化、自动化的情节安排。

除此之外，小说角色的名字都不
源于汉语传统，而充满了丰富的隐喻
和象征含义。“乌尼戈”是蒙语词汇，
意为“狐狸”。而狐狸正是小说开篇
中提到的“鼬鼠”的天敌。鼬鼠在小
说中象征那些迫害乌尼戈的小镇居
民，将“乌尼戈-小镇居民”与“狐狸-
鼬鼠”这套隐喻系统连接，从开篇便
建构小说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二者
是从根本上敌对的关系，也是此消彼
长的关系。“我的房客乌尼戈，在一个
鼬鼠满世界跑的春季消失了。”“鼬鼠
满世界跑”说明它们的天敌——狐狸
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回应了“乌尼戈
的消失”。当小镇居民们依然无知地
去迫害乌尼戈时，鼬鼠——即小镇居
民内心邪恶的外化象征也无法遏制
地蔓延开来：“镇里的鼬鼠的确变多
了，它们铺天盖
地的涌出，满大
街乱跑。”居民认
为鼠灾是乌尼戈
造成的，便对乌
尼戈进行欺虐，
而恰恰只有乌尼
戈（狐狸）可以解
决鼬鼠灾，以此
讽刺人类的无知
与狂妄。这种讽刺到最后便上升为
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而结局是鼠
灾的爆发和人类的死亡。

小说中“我”的名字“边巴”则来
源于藏语，意为“土曜日、土星”。在
小说中作者把“我”塑造为一个年纪
大的有学问的男人，这与土星在占星
学上的意义一致：“土星是星盘里代
表父亲的重要元素之一”。同时“土
星的特质是沉重与缓慢”，与土星联
系的关键词有：“冷漠、沉重、迟缓、单
调、干枯”。“边巴”的土星隐喻义在名
字上暗示了“我”的性格特征。

渡澜的小说是具有挑战的头脑
风暴，也是精致用心的解谜游戏。《傻
子乌尼戈消失了》围绕主人公乌尼戈
的三次消失与三次出现为主要线索，
同时运用弗莱的“四季说”架构全文，
内嵌三个四季轮回，根据春-夏-秋-
冬的顺序来安排乌尼戈在不同阶段
的不同命运，又赋予人物名称丰富的
象征与隐喻含义。

面对渡澜“别是一家”的作品，
其表达、譬喻和想象不能用现实主
义的生活经验去解释，因此未来针
对渡澜作品的分析应着重注意运用

合适的文学批评方法，
重分析而轻描写，这或
许可以更好地回应与之
相关的问题，并给予“滞
缓”的当代文坛更多新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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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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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云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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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莉雅摄
影，刘洺君
演唱，李克
婧伴舞）。


